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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十七世纪杰出的思想
家、哲学家、科学家，与顾炎武、
黄宗羲、王夫之相比，方以智成名
更早，可谓耸立在时代的潮头浪
尖。其出身翰林，性通脱，风流自
喜，青年时就与陈贞慧、侯方域、
冒辟疆并称“复社四公子”，名噪金
陵。怀血书救父湖广巡抚方孔炤，
呼号朝门外，崇祯帝有“求忠臣必
于孝子之门”之叹。流离岭南，南
明永历朝十召入阁，官拜内阁大学
士，坚辞不就。

在阳明学推动下，晚明学术思
想极度活跃，士农工商，社会各个
阶层，盛行讲学。利玛窦等欧洲传
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
知识。方以智以“坐集千古之智，
折中其间”的学术胸襟，“借泰西为
郯子”，广泛吸收西学，著述繁富，
以“通几”“质测”为中心建构自己
的学术体系，成为当时“百科全
书”式的大学者。方以智对自然科
学充满热情，主张哲学应建立在自
然科学之上，带有鲜明的近代气质
和启蒙特质。韦政通 《中国思想
史》论及方以智认为：“方以智是十
七世纪的人，三百年后我们经历了
无数痛苦和失败的教训，所能知道
的比较健全的态度，仍旧是以智在
三百年前就已表现过的。在那样早
的时代，他对西学能不采取国粹主
义的反应，表示他在科学认知的训
练中，已培养出独立思考和独立判
断的能力，也反映出他具有一个极
富弹性而倾向于开放的心灵。”

入清后，方以智虽诸多著述遭

禁毁，但其《通雅》《物理小识》二
书仍盛行于世，对实学的兴起影响
甚大，“然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
核，迥出其上。风气既开，国初顾
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
起，始一扫悬揣之空谈。”（《四库
提要》）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
术史》则认为：“顾、阎是否受密之
影响，尚难证明。要之密之学风，
确与明季之空疏武断相反，而为清
代考证学开其先河，则无可疑。”肯
定方以智开乾嘉学派先河的学术地
位。晚清咸同年间，湘军攻克安
庆，两江总督曾国藩在任家坡大营
设书局，刻《船山遗书》，敬敷书院山
长杨朴庵（金陵刻经处杨仁山之父）
也开始搜集方以智遗著，其对《药地
炮庄》评价甚高，谓“说《庄》第一
书”。自晚清至当代《方以智全书》出
版，百余年，方以智著作不断被发现，
学术面貌越来越清晰，成为学界一个
不断升温的热点。

“当代方以智研究，台湾学人谢
明阳、廖肇亨传承日本学者荒木见
悟的学脉，于其禅学、诗学、庄学
多有发挥。大陆学人则继承了侯外
庐对方以智质测、通几之学阐释，
关注其启蒙特质、科学哲学精神和
百科全书派的胸襟。沿着这个理
路，朱伯崑与蒋国保研究方氏象数
易学，蔚为大观。该书与彭迎喜

《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则
是第三代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展
示。该书深得密之学精髓，值得推
荐。”这是我为刘伟博士著作《天下
归仁：方以智易学思想研究》写的

推荐语，概述了方以智研究的当代
面貌。尤其是谢明阳、廖肇亨、杨
儒宾、徐圣心等一批台湾中青年学
者的涌现，方以智研究显得更为瑰
丽多姿。皖江地区的方以智研究，
从雾灵山到白鹿山，从海门大社到
阮自华——白瑜——方以智诗学脉
络，从南中王门到密之学，作为明
清皖江文化内核的方以智研究，这
些年与各地学者密切交流，正在构
建富有地域特色的学术体系。

方以智童年时代就跟随父亲方
孔炤游宦四川嘉定州 （治今乐山）、
福建福宁州 （治今霞浦） 等地，方
孔炤公务之暇爱好光仪，方以智受
其影响。福宁任上，方孔炤见贤思
齐，问学熊明遇、郑三俊，方以智
也得长见识。青年时代，方以智往
来南、北二都，所交皆一时才俊，
激荡东林、复社士风。晚年方以智
禅游江右，接续阳明讲会传统，与
施闰章重启青原大会，“士大夫之行
过吉州者，鲜不问道青原。”（施闰
章《无可大师六十序》） 其波澜壮
阔的一生，足迹遍布华夏各地，留
下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也是方以智
研究呈现多重面貌的重要原因。各
地文化学者，从方以智在其家乡的
遗迹出发，搜索文献，缘迹求神，
共同走向方以智博大的精神世界，

“山河影里虽殊相，太极圈中是一
家。泉水各溪都有月，青天无处不
同霞。”（明·庄昶）

时值冬至，一阳生。春夏秋
冬，元亨利贞，兴观群怨，这是事
物的一个周期。冬而春，贞下起

元，怨怒致中和，这是复兴与再
生。“冬炼三时传旧火，天留一磬击
新声”，命脉未绝，阴极阳生，死灰
亦可复燃，这是方以智乐观主义精
神。“大雪后，冬至前，阴极阳生，
好个时节！”（方以智 《冬灰录》）
冬至对应复卦，“天地之心”是复卦
极阴之下那根初生的阳爻，也是震
卦下面那根雷霆万钧的阳爻，方以
智师觉浪道盛曰：“大易以地雷复为
见天地之心，怒莫若雷。至于雷电
敕法，帝出乎震，震惊百里，摩荡
八八六十四卦，皆从震发怒机，此
大易又为一部怨怒之府。”方以智
曰：“天地是最毒之东西，则天地之
孤最毒。不毒不孤，不孤不毒。天
地托孤于冬，霜雪以忍之，剥落以
空之，然后风雷以劈之，其果乃
硕，其仁乃复。”在这里，“天地之
心”是肃杀的，动态的，阳刚的，
震怒的，凋零的，苦毒的，经过最
孤最毒之天地，“其仁乃复”，大地
充塞了创世的欢乐与喜悦，恰如母
亲的痛苦和血污孕育了新的生命，
非剥不复，这才是重生的完整内
涵，也是方以智庞大学术体系下燃
烧的熊熊烈火。

汪军，著名文化学者，皖江文
化研究会会长。有文化著述多部，
《记忆场：晚清民国安徽省会安庆城
市文脉》《归羊》及歌曲《南水关》
先后获奖。曾三上徽派访谈、二上
安徽文博讲堂，并在安徽大学、安
徽新华学院、安庆师范大学、池州
学院等高校担任兼职教授，推广皖
江文化。

青天无处不同霞
汪军

方以智：

从从历历史到舞台史到舞台 12月 12日晚，大型黄梅戏《方以智》在桐城
剧院首演。虽然天气寒冷，老旧的剧院没有空调，
但自发前来的观众秩序井然、情绪高涨，不时对演
员的精彩表现给予热烈掌声。演出结束后，有人感
叹：排演这样一台大戏，对于一个县级剧团来说，
确实不容易。

从动议到首演，《方以智》历时一年多。剧场没
有空调，演员们连续彩排，感冒了；经费没有到位，
剧团的领导和演员暂且垫资；男一号赵长玖为了演好
方以智，剃了光头，减去体重20多斤；女一号汪林
林演出的当晚感冒，她一再遗憾自己没有发挥好；郑
长青和朱丽是一对伉俪，一个负责舞美、灯光设计，
一个负责多媒体设计，郑长青又是特别讲究完美的
人，演出的当晚，他们配合默契，一切非常顺利。

也许只有如此热爱、敬重自己职业的人才会心甘
情愿地付出努力，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收获成功的喜
悦。演出结束的当晚，朱丽说了这样一句话：“结婚
很多年了，老郑今晚第一次对我说了声‘谢谢’，并
且还悄悄地拥抱了我一下。”

这是一份属于郑长青、朱丽夫妇独有的快乐，也是
属于《方以智》这部大戏演职员们的喜悦。而更多的演
员们则感慨：“演出这样的一部戏，对我们个人来说，是
个极大的提升。”这种提升，无疑是先贤留给后人最宝
贵的精神营养，走进、浸入，才会有幸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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